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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持续性追求，只能借助共同体这个介质，同时实现生物个体的社会化与社会化个体的

个体化，并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才能得以实现。从而使共同体成为了一种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客观实在，

也使得共同体的结构与功能呈现出不断演变的特征。这种源于个体经济活动的专业化与个体化共同推动

的演变，有助于个体在持续改善个体物质生存条件的同时，实现其独立性、完整性及个体终极价值，从

而逐渐实现个体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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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ividual’s pursuing a better life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means of the medium of the com-
munity firstly, and must carry out the socialization of biological individuals and the individualiza-
tion of socialized individuals simultaneously, and have to reconcil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So, it makes community become a kind of objective reality which owns universality and in-
evitability, and make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ty show an evolving feature. This 
evolution, which originates from individual speci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helps individual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while achieving their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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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ness, and individual ultimate value, thus gradually realizing the individual’s all-round 
and fre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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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个体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呈现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千差万别的个体生活

方式。在传统经济时期，个体行为局限于家庭、家族或是规模有限的村镇，个体互动的结果是滕尼斯所

指称的“共同体”这种生活方式。在欧洲启蒙运动和近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共同推动下，被“现代”和

“理性”解放出来的个体，拥有了自主行为能力，个体行为以开放与流动的时空为舞台，个体之间互动

的结果便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但无论个体是出于自主自愿还是被迫的原因选择哪一种方式，其目

的都是追求自我满意的一种生活状态。传统共同体个体间的人格化交往，呈现一种简单宁静的田园牧歌

式生活，但受限于低水平的物质生存条件。现代社会个体间的非人格化交往，在显著改善个体物质生存

条件的同时，却导致了个体的符号化和碎片化，快速流变的生活中充满了不平衡、不确定、不可预测性

和不安全因素，随时可能引发危机和风险。可以认为，无论是传统共同体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还是

现代社会以符号化和碎片化为特征的生活方式，都与个体追求的美好生活方式有较大的差距。 
作为无法离开共同体而存在的社会化个体，应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在现代共同体中，个

体如何协调已经过度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的矛盾，重回传统共同体中那种亲密无间、温馨而平和的精

神家园，同时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梳理共同体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共同体的介

质性和客观实在性，并分析共同体演变的动力。 

2. 共同体意涵的讨论 

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1955 年，希勒里(G. A. Hillery)发现竟有 94 种可以彼此区分的定义，

到 1981 年杨庆塑统计时竟有 140 多种[1]。这么多相互竞争的概念共存一处，意味着共同体内涵的讨论仍

然莫衷一是。下面的文字将通过梳理代表性的观点，尝试探究共同体的意涵所指。 
社会学中任何一个新概念的提出都与其时的社会动态密切相关，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催

生出了共同体这个概念 1。最初的共同体概念源自于古希腊城邦生活或政治实践活动的总结和提炼，具体

指那种拥有共同的伦理价值和利益诉求、个体之间关系亲密且体戚与共的群体生活方式[2]。亚里士多德

将共同体的终极价值追求视为共同的善也即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自然就成为

了政治共同体的必然使命，于是政治共同体就成为了人类社会追求至善的客观实在[3]。 
滕尼斯在思考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诞生的全新生活方式时，将其指称为“社会”，而用“共同体”

这个概念来描述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传统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共同体是工业化前的小规模传统生活社

区，以乡村生活和宗教城镇为代表，社会生活简单而稳定。在相对封闭的历史时空里，基于传统的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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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现代社会”是指研究者所选择的某一

个社会时点，而在此时点之前的社会形态便可指称为“传统社会”，以此理解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演变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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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和文化等自然形成的一致性和相互融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共享相同的善恶观念，甚至拥有共同的

朋友或者敌人。过着个体亲密无间、相对封闭、存在着“我们”或“我们的”意识的共同生活[1]。涂尔

干强调共同体的存在要以自然意志与个体共同的情感和信仰为前提，而强烈的集体意识作为一种粘合剂

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4]。可以认为，就共同体的表象而言是指一群人，而究其本

质还在于它的有机整体性[5]。正是源于共同生活而析出的传统习俗、语言文字等因素作为一种凝聚力，

共同体才得以突现[6]。类似地，一个共享某种独有的特质、居住地点或实践活动的人类集体，甚至是因

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群体，都可以称之为共同体[7]。有关共同体基本特征的认识，麦基

弗特别强调基于共同体个体价值认同的公共善或公共利益[3]。张志旻、赵世奎等(2010)则认为，源于集

体意识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以及源于价值认同的共同目标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8]。 
在讨论共同体的类型时，桑德尔将其区分为感情型共同体、工具型共同体、构成型共同体三大类别

[9]，王立(2013)还补充了政治共同体这个类型[10]。根据构成型共同体内涵的界定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心

理性共同体、记忆性共同体和地区性共同体。但一般而言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是凸现传统的自然生发

型共同体，如源于共同风俗、信仰、习惯和社会记忆的村庄、邻里、城市、社区等社会组织；其二是强

调现代语境下的关系型共同体，如源于种族和身份认同的种族共同体，共享职业伦理和价值追求的职业

共同体及信仰认同的宗教共同体等；其三是基于某种弱的联系纽带联结而成的学术共同体及知识共同体

等。在外延较为宽泛时，也可将基于种族或身份认同、价值观念、社会地位、职业类别等一方面或几方

面的特征而链接起来的各种类别、各种层次的正式或非正式团体、组织都称为共同体[11]。罗尔斯也将各

种类型的“社会联合”都视为共同体，如家庭、由友谊组成的群体和社团等[12]。 
梳理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可以发现，共同体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而就其所指为何的讨

论到今天仍没有结束。 
滕尼斯之所以提出“共同体”与“社会”这一对概念，就是要比较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背景下个体

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差异及其机理。共同体时代的个体行为及其互动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空

间里完成，呈现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温馨生活。在以理性和追求个体价值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个体行为

及其互动只能在一个非人格化的、经济活动专门化的开放空间里展开。个体化和异化成为社会常态，个

人主义的理性选择使得分工网络中的个体有一种不确定、不安全和碎片化的孤独感，为了追逐个人利益

又不得不强行链接日益疏离的关系，个体交互的结果呈现为凝聚力下降，集体意识日渐模糊，社会整合

能力逐渐弱化。就情感而言，个体间交往亲密的共同体生活方式要远好于冷漠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

正如鲍曼(2003)所言，共同体才是我们热切希望回归的庇护所[11]。韦伯也认为，现代社会只是一种遗失

了温馨情感的人类存在方式，对实现人的本质来说，其意义非常有限[13]。在理性层面，不可能否定现代

社会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这个事实，而回到曾经的天堂。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只有扬

弃“共同体”与“社会”的内涵，才能有助于准确理解共同体内涵。鉴于共同体内涵的复杂性，下面的

文字将从共同体的介质性、共同体的客观实在性以及共同体的演变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为准确界定

共同体的内涵作一点必要的准备。 

3. 共同体的介质性 

共同体是生物个体实现社会化和已经社会化的个体再去追求个体化的介质。在特定时空里，个体基

于持续改善适应状态的需要，主动或被动参与以协作为前提的劳动分工，以此构建了不以个体意志为转

移的、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各类共同体，个体只有进入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专门化经济共

同体(职业共同体)才能获取物质生存条件，进入共享价值观念的文化共同体满足精神需求，进入形式多样

的政治共同体实现其利益诉求，以此最终完成生物性个体的社会化。同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社会性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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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随着经济日益专门化和社会凝聚力及整合能力的下降，开始追求其独立性、主体性及独特的存在价

值，此时共同体内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将成为型塑个体化的载体，指引个体化的方向。 
共同体是个体自我完善与发展的介质，是实现个体社会化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形式[14]。生产活动是个

体存在的物质基础，而参与劳动分工无疑能显著改善个体的生存条件。市场经济法则无疑极大地推动了

经济活动的日益专门化，使得任何一个生物性个体都只能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成为分工网络中的成员，

否则不仅无法获得满意的适应状态，甚至无法单独生存。这种基于分工的协作关系使得任何一个个体在

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为其他个体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基于协作的制度性保障。以此建立的相对稳定和

封闭的合作关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便呈现出某种共生共处的特征，个体之间形成一种彼此依存的关

系和秩序，于是职业共同体或类似工会的利益共同体因此而突现。这种基于经济交往而形成的纽带会渗

透到个体生活的其他方面，诱导出各种联结或紧密或松散的共同体，最终形成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圈层

结构，满足个体各方面的生活需要。此外，在精神层面，个体只有按照形成共识的价值标准去追求公共

利益，实现个体间的和谐共处，才能成为公共善的一部分，实现个体生命终极价值诉求[3]。由此可以认

为，共同体是个体为获得满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而自主构建的共生共处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组建

共同体而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过程。理论分析和个体实践均表明，共同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介质，能为

个体自我完善与发展提供唯一且现实的可能性[14]。 
生物个体的社会化始终存在个性与共性的张力，共同体价值的形成及其传承势必对个体的自主性、

独立性产生消极的影响，制约个体价值的张扬。而当个体将共同体价值内化为行为标准后，基于个体自

主性和独立性新理解后的个体价值和终极目标得以升华，并以此约束个体自主行为。就其本质而言，个

体化是生物个体社会化的扬弃，意味着个体自主自由与完善发展的持续迈进，个体的完整性、独立性和

个体价值以及理性自主和自我约束也越发清晰。而个体化的起点只能始基于自我认同，也只能在共同体

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自我认同是历史和社会共同形成的，个体既不能自我决定，也不能自我选择。而所

有个体只能生活在各种类型的共同体中，经由自我与他者的交往联结成为一个拥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整体，

同时也成为各自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在共同体中，离开相互联系的他者就无法理解自我。于是，个体

虽然仅仅只是他自己的历史的主体，也可以进行解释，但真正完整准确的解释还必须经由他者。正所谓

个体自我认同的构成要素只能源于共同体、文化和种族三个方面[3]。事实上，对个体自我认同十分关键

的价值、义利、善恶、理想等，无一例外均来源于家庭、社区、城市及国家等共同体；共同体文化内含

的硬核是个体自我认同的价值标准及行为规范，基于血统之上的共同信仰与种族文化则是个体自我认同

的基础性要件。在回答完“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个体才有可能构建一套完整的自我行为准则，知道

好的或坏的判断标准，对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值得做等都有了清晰的界定。自此，现代人的个体化才

能在追求个体独立性、完整性、个体终极价值以及自主选择和自我责任承担的同时，不至于迷失方向，

实现个体全面自由发展。 

4. 共同体的客观实在性 

共同体是特定时空的历史结构，具有网络层次性、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形态特征，不依人的意志而

存在。对个体而言，共同体的客观实在性首先表现为普遍性和必然性。历史表明，人最初必然是一种群

居状态，生存于部落、氏族、公社等“本源共同体”中。主要是因为在远古时代，单个的人无法独自从

自然界获取维持其生存所需的全部物质生活资料[15]。而在共同体中，个体只须作为共同体的一个部分发

挥作用，不仅可以获得个人生存需要，还可以满足个体对良善生活的追求。正如亚里士多德(2009)所谓城

邦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追求一种“优良的生活”[15]，也有助于个体道德完备[16]。马克思、恩格斯(2009)
也特别强调个体只有通过进入共同体，才能获得完善自我的手段，最终达到个人自由的境界[17]。随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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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断的提高，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加深，个体之间的依赖既必然也越发普遍，

每个人都不能够独自掌握自己的命运，越发多样的需要既要求每个个体必须面对，但又不能独自应对[11]。
这就意味着个体自主能力的每一点提高都必须以个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为前提，个体自主空间的

每一点拓展都必须以个体对社会依赖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加为条件。这种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

联系从而相互依赖的形成与发展，涂尔干称之为社会的有机团结结构。这种驱动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原

因不是别的，而是异质性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追求只能在建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网络中进行。进一步

来看，劳动分工和经济活动专业化使得每一个理性个体都只能选择进入分工网络而不能游离其外。个体

经济活动既相互独立(有自己的职业和岗位)又紧密相连(基于分工协作的技术经济联系)，彼此共同构成日

益精密而又复杂的经济有机体。于是卷入分工网络中的个体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消费上又抑或是社会

生活，无一例外地变得更加彼此相互依赖[9]。 
共同体作为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在此在的民族或国家共同体中，还是未来的自由人

联合共同体中，每一个理性的生物性个体都会无一例外地选择参与其中，通过共在、共生和共享的方式

满足个体的生存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从而有助于个体全面自由的发展[14]。 

5. 共同体演变的动力 

学者关于共同体路径的演变有很多讨论。一般认为是从家庭、家族的血缘共同体发展到以村庄为代

表的地缘共同体，最后演变为以宗教为代表的精神共同体。杨晓东、马俊峰(2012)将这个一般性的路径提

炼为从实体共同体到符号共同体的演变[18]。在更大的时空范畴里，共同体的演变路径始于原始共同体，

到过渡性的现代共同体 2 [18] [19] [20]，终于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 
共同体结构的演变源于个体之间互动时联结内容和方式的变化。在劳动分工水平较低的传统共同体

存续期，个体之间主要基于自然情感和传统习惯的自然意志为纽带。随着劳动分工与经济专门化程度的

提高，现代共同体主要基于理性计算的共同利益诉求、契约及或共享价值观的选择意志为纽带[19]。至于

驱动个体间连接方式不断变化的原因，在吴玉军(2009)看来，正是工业主义作为传统共同体的颠覆力量，

将家庭、村落、宗教团体等传统共同体束缚个体自由与发展的坚硬外壳敲碎，从而为个体构建新的现代

共同体提供了可能[21]。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化的本质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在社会生

产中的全方位渗透，通过技术进步和创造性破坏将所有现在的甚至是预期可能的各种生产要素都无一例

外地裹挟其中，然后逐步演变为涵盖全部经济活动、层次结构复杂而又充满生机，不断向更高专业化水

平演进的分工网络。启蒙运动赋予个体以自由、平等及个体价值等观念，还给个体以理性、计算、契约

等意识，与近代科学技术进步一起成为消解传统共同体的主导力量。脱域后的个体首先拥有了自己的劳

动支配权，不再隶属于任何传统共同体，家庭生产功能过渡给工厂，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打破了宁静的乡

村生活，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者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在产业技术进步和资本逐利的共同推动下，

经济活动跨越了地域的阻碍，使得整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以契约为纽带的“交换社会”[22]。近现代工业

化像一把巨大的铁锤，在破除传统习俗和惯例的同时，为个体物质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也使得家庭

与家族、乡村、手工作坊等传统共同体不再是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载体。至此，传统共同体几近解体。

需要指出的是，近现代化在赋予个体自由与个体价值，成为拥有理性、计算与契约意识和能力的同时，

也将个体推进了不可靠、不确定以及不安全的现代生活中，个体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符号、一个碎片迷失

在异化、不安和不满的躁动中。被过度精致和专业化所锈蚀的善良本性与道德情操也无处安放[22]。不可

否认，现代个体在追求自主自由和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寻找传统共同体曾经带给他们的温馨而宁静以

 

 

2关于现代共同体的主要形式，张云昊(2006)认为有同业群体、社团、非营利组织、网络社区等。杨晓东、马俊峰(2012)认为有科学

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法律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形式。汪火根(2011)将第一部门的政府组织视为政治共同体，将第二部门的市场

或营利组织视为经济共同体，以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为非赢利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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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亲密无间的交往与信任。事实上，个体的社会属性不仅使得个体无法离开共同体而存在，而且急切地

想重回曾经的庇护所以获得更满意的适应状态[11]。个体会基于生活实践或所持价值标准，以同事关系、

合作关系、商业贸易关系、民事关系等为纽带[18]，构建诸如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及非

赢利组织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现代共同体。以此协调个体生活中现代与传统的张力，平衡个体自由度与情

感归属之间的矛盾。 
个体对适应的追求首先推动个体间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形成各种可能的经济共同体以不

断改善其生存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满足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各种类别共同体。因此可以认为，源于

劳动分工的个体间经济互动就成为了现代共同体演变的基础动力。从宏观层次上看，推动传统共同体向

现代共同体演变的动力源于近现代工业化，而其本质还是生产中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较低的分工水平

决定了个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只能是传统共同体这种生活方式，随着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个体

间经济交往只能立基于理性、计算与契约来进行，个体间互动的形式与内容有了更多的现代性特征，这

种相互联系的表象自然呈现为现代共同体这种生活方式。可以预期，经济专门化的演进，同样也会改变

个体间互动的联系纽带，个体不仅可以摆脱生存束缚，还可以逐步走近个体自由与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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